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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西方言看山西历史文化的变迁——浅谈历史文化对语言文化的影响
[摘 要] 中国的方言发展离不开历史的影响，单纯的研究语言是不能从根部了解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只有结合历史的眼光才能真正的理解中国的语言与发展。从历史看文化，从文化看语言，从语言看发展，是理解方言的出发点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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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的北方方言是古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族所用语言经过长期发展，并爱周围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直接结果。而分布在中国南方的其它汉语方言则发端于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的几次南下移民活动。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上溯先秦，下及近世，代代不绝。人口迁移的方式大概有两类，一是人民自动的流徙，一是政府有计划的移民。前者多因为战乱、灾荒、饥馑或人口膨胀所引起，后者则是为了某种政治、军事或经济上的目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活动，迁徙的大方向主要是由北向南，其次是由东到西，反向而行的例子比较少见，这一重要特点产生了汉语南方各方言的最初源头，并形成了最终形成今天的八大方言区：

 1北方方言区 2、吴方言区，3、闽北方言区，4、闽南方言区，5、粤方言区，6、湘方言区7、赣方言区，8、客家方言区。有的语言学家认为，闽南、闽北应该合称一个大方言区，其中再细分次方言区。就山西方言而言，山西晋方言区本来是次级方言区，现在有学者认为应提升为大方言区。这八大方言区，基本上，七个方言区在南方，北方方言区则包括江淮方言、西南官话，大致上显示出南北对立分布。这是中国历史造成的。

   一、山西历史文化的变迁
首先在汉语的语言史分5阶段：  1、远古；  2、上古——战国、秦汉；  3、中古——隋、唐、宋；  4、近古——元、明、清；山西在远古的氏族文化尧舜禹开始至奴隶社会的春秋晋国一直保持了稳定的发展。进入战国时期首先是韩、赵、魏、三家分晋，今天的河北自称燕赵之地也有山西晋国文化的感染。在今天的山西的晋南地区仍有大量的“姬”姓存在，这个姓氏是晋国国君的姓氏。进入封建社会秦汉的时期山西的雁门关作为中原的北大门抵挡匈奴的铁骑，从秦将蒙恬到汉武帝平定北疆战争不断汉人与少数名族融合不觉使得山西北方方言（晋北方言）的形成于少数名族的融合是分不开的。

三国其后的西晋政权的八王之乱使得中国进入了第一次名族大融合，文化大迁徙，方言大变迁的时代。个人观点认为山西方言在这个时期不断的融入少数名族的语言特征，再加上山西三个大盆地两条山脉的阻隔是的山西方言的差异进一步的加大。比如今天的吕梁地区方言与晋中太原一地的方言有着天壤之别。山西在这次历史的进程中成为五胡乱华的主要战场历经政权更替，而作为汉文化的主流已经和西晋政权一起客居长江以南开始了中国魏晋的道骨飘逸的玄学之风。山西的汉人只能在后赵政权下苟延馋喘直至冉闵的杀胡令。不得不说这次历史的变迁对于山西的影响是深远的，至今山西晋东南地区的对于“胡说”一词忌讳很深。“胡”是对少数民族的统称，带有贬义色彩。在后赵政权的石勒对于“胡”的忌讳改“胡瓜”为“黄瓜”（也有学者认为是隋炀帝所改有待考证），可见这次语言变迁的一斑。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山西在隋唐是文化大发展，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时期。山西从北齐进入隋，李渊太原起兵建立唐帝国，山西成为这次历史文化的受益者。李氏本是鲜卑人后裔包括长孙氏都是少数民族进入中国后汉化的结果。为了更好的统治李氏把自己与老子相关联造就了初唐道教的繁荣，进入武则天时期佛教的大发展使得山西方言与佛教的联系越来越井紧，在晋中有句呵斥人的方言：“各（方言发音ge）世界疯”。世界本是佛教用语代表三世六界，三世为前世，今生 ，来世。六界是六道轮回。这个方言体现的就是时间上的久远和平面维度的宽广。山西在唐代成为日本佛教净土宗的祖庭（今山西太原古交玄中寺）。不得不说山西文化在这个时期与佛教文化俨然成为了一个共同体。

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中后汉政权在与宋主赵匡义的对决下，一把大火完结了太原的辉煌，但没有完结的是山西的文化流传。进入宋山西的晋北地区是少数民族契丹政权辽的统治范围。虽然辽是少数民族但实际上是汉与少数民族的大杂居。其中辽国著名将领韩德让为汉人，这使得晋北方言中保留了汉人的文化传统但也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宋元明清山西方言基本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发展。

山西在历经元末农民起义中人口没有遭到很大的损失，其人口总和是全国的其他省份之和。是的朱元璋下达了历史上最重要的移民决定。在明朝初期的50年间18次大移民遍布北方各界。也就是可以说中国北方的方言应该都受到山西方言的影响，至今甘肃一带的汉人方言仍能和山西晋南方言有着共同之处。

2、 山西方言的特点

山西方言分为:

山西中区:太原,清徐,榆次,太谷,文水,交城,祁县,平遥,孝义,介休,寿阳,榆社,灵石,盂县,阳曲,阳泉,平定,昔阳,和顺,左权.

山西西区:离石,汾阳,中阳,柳林,临县,方山,岚县,靜乐,兴县,石楼,隰县,大宁,永和,汾西,浦县.

山西东南区:长治,潞城,黎城,平顺,壶关,屯留,长子,沁源,沁县,武乡,襄垣,晋城,阳城,陵川,高平.

山西北区:大同,阳高,天镇,怀仁,左云,右玉,应县,山阴,繁峙,忻州,定襄,五台,代县,原平,塑州,平鲁,浑源,灵丘,神池,宁武,五寨,岢岚,保德,偏关.

山西南区:运城,芮城,永济,平陆,临猗,万荣,河津,乡宁,吉县,侯马,沁水,夏县,闻喜,垣曲,稷山,新绛,襄汾,临汾,翼城,浮山,吉县,洪洞,霍州.

山西东北区:广灵.

     山西话非常有特色，很有音律感，有资料记载：山西话继承了汉语的古韵，“平水韵”就是出在临汾地区。因此，山西人学习古汉语比北京人容易，因为北京人只能发出四个声调，现在的普通话没有入声字，而山西话里有。山西话至今还保留了许多古汉语的词汇，比如：两人一起走叫“厮跟上”；家里穷困叫“家寒”。如果在山西看见几个老人在谈古代汉语，大可不奇怪，因为那些词原本就是他们家乡的土语。山西话极富形象性，特别生动，这也是“山药蛋”特立中国文坛的原因之一。尤其是那些民间的小调，生动感人，久唱不衰，一曲“走西口”更是在山、陕、蒙、冀广为流传。前不久，山、陕、蒙、冀四省在北京汇演“二人台”盛况空前。一曲乡音，勾起多少思乡情，引出多少思乡泪！从词汇上看，古代文言里有一个表疑问的常用词“甚”，现在大多数地方都用“啥”或者“什么”来表示这个意思，至少在山西话里我们还用这个字，如：“你做甚嘞？(你干什么呢？)”还有表示“拿”的动作的词，山西一般还说“荷”，拿东西说“荷东西”，这个“荷”字就是文言词。对照许多北方方言来看，山西话是最接近文言文的方言 .    

    山西方言委婉，有着民间化与文言化的双重特点比如：在山西的晋中、晋西北一代有很多土语是很古老而优雅的：

  1.“居舍”－－就是屋子、“家里”；

  2.“箸秸”－－一种灌木，秸杆很直，质地坚硬，过去老乡很少用竹筷，就是用“箸秸”杆来作筷子的；

  3“.参差不齐”－－不识字的农民都有这样的口头语，而且读音绝对正确：“cencibuqi”。只有上过学的人才可能读成“canchabuqi”

  4.“兀”－－一种方形的凳子；

  5.“兀的”－－语气助词，意思比较宽泛，类似“那么”、“当然”、“可不是嘛”等意思。例：“你会唱京剧？”“兀的哩！”（意思是“哪当然啦！”）这个词在元曲里常常看到，现在仍然是当地人的口头语。

  6.“舁”（读yú，阳平）－－抬的意思。这个字好像很古老了。《说文解字》解释是：“舁，共举也”。

  7.“荷”（读hě上声）－－承担、搬动的意思，也引申为一般的“拿”、“携带”。这是非常普遍的口头语。“荷不动”，就是拿不动的意思。这个用法也很古老，汉朝张衡《东京赋》有“荷天下之重任”句。

  8.“恶色”－－就是垃圾。这也是很古老的用语。色，是种类的意思（如：各色人等）。恶，是“醜恶”，“卑劣”的意思，和“美”、“好”反意。现在台湾人讲的“国语”中把“垃圾”读作“lè sè”和山西方言接近。

  9.“恶水”――是指脏水、污水，不是我们一般说的“穷山恶水”的“恶水”。说“恶”而不说“脏”，是不是也很文雅？.“兀”－－一种方形的凳子；

兀不和凳字连用：说“兀兀”或“兀子”。兀和凳好像也不一样。兀的面四边和腿子是齐的，没有“出沿”，凳子有“沿”，就是面板的边比腿子要伸出去一点。山西人称板凳为“床床”，这也是很古的说法了。

  10.“巡田”――就是秋天看护庄稼。别的地方叫“看秋”，“护秋”，远不如“巡田”富有韵味。每到秋天，村里会指定专人担负巡田的职责，担负这种责任的人被称为“巡田的”。“巡田的”很厉害，一般都会几下拳脚。基本的装饰是，腰里缠一条长长的蓝布作的腰带，腰间别一个小小的“马床”。所谓马床，是一种三条腿的袖珍小凳子。马床有两个用途，一是巡田的累了可以随地坐下休息，更重要的用途是用来打人――打那些偷庄稼、蔬果的大人小孩。一般是打屁股。据说打上很疼，但是又不至于打坏筋骨。

  11.“胡阑”――圆圈、环的意思。引申为“那一片地方”。元曲《高祖还乡》（作者睢景臣）有云：“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这里“胡阑”是环的意思，曲连是圈的意思。现在的山西中部和北部也还是这样的说法。这是一种单字复音的语言现象。胡阑，取“胡”字的声母，和“阑”字的韵母，连在一起快读，就近似于是“环”；曲莲，取“曲”字的声母，和“连”字的韵母，连在一起快读，也就近似于“圈”。在山西中部、西北，以及内蒙古西部的方言里，这样的现象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圪劳”是“角”的意思（角，在古音里读如“高”，现在江浙一带还是这样的读音），山西民谚：“得过且过，阳圪劳劳暖和”，“阳圪劳劳暖和”就是靠着墙角晒太阳；不阑，是“拌”的意思。山西有一种面食，是用莜麦面（就是燕麦粉）拌成小块状然后蒸熟，称为“不阑子”；再比如，木板受潮变形，普通话谓之“翘”，山西方言说“圪料”等等。据有的语言学者说，这种单字复音，是更加古老的一种语言现象。据说，有很多单音的词汇，本来就是复音，比如上面说的“环”、“圈”等，但是在文字产生以后，古人为了减少刻、写文字的工作量，就尽可能地用单音的字来表达，这就是“胡阑”变成“环”、“曲莲”变成“圈”、不阑变成“拌”的原因。    12.“恓惶”――山西人不说“可怜”，说“恓惶”。查《辞源》，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有三个――“恓惶”、“棲（音xi）遑”和“悽惶”。据辞源的解释，“恓惶”为烦恼不安貌，例如：唐人韦应物诗句：“恓惶戎旅下，蹉跎淮海滨”；“棲遑”是奔忙不定的意思，如，晋人陆机：“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悽惶”为悲伤恐惧，举例：金董解元《西厢》（不是《西厢记》，《西厢记》作者元代王实甫）：“两口儿合是成间别，天教受此悽惶苦”。结合例句理解，这三个词语的不同的解释，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奔忙不定是指行为，烦恼不安和悲伤恐惧是由这种行为导致的心理状态，而这三种含义如果用一个意思来概括，那就是值得同情，可怜。所以我猜测也许这三个词其实是一个的词语的不同写法，或者是由一个词语演变而来。

参考文献

1、　　李玉明：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03月，第5页 第36页 第三册78页

2、段崇轩，《山西文学批评书系》，北岳文艺出版社，201年8月1日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内容仅供参考，如需原创论文和发表职称论文请联系QQ17304545 微信：17304545  微信：LUNWEN668

